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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牡丹种质资源现状及保护建议
王顺利，卢睿雯，任秀霞，薛璟祺，王芳，张秀新*

摘要 野生牡丹为中国特有植物，是培育优异牡丹品种的重要资源。针对野生牡丹资源破

坏严重，多数野生种处于濒危状态的现状，基于文献调研、原生境实地考察、电话咨询及团队

对野生牡丹长期繁育的研究，总结了野生牡丹分类、目前分布区域和存在数量及其在育种中

的应用。同时，综述了野生牡丹起源进化和油用与食用价值开发等方面研究进展，结合野生

牡丹收集保存的现状和本团队野生牡丹研究进展，提出了具体保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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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作为中国的传统名花，因其花大色艳、雍

容华贵，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誉，不仅

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备受青

睐[1]。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属于芍药科（Paeo⁃
niaceae）芍药属（Paeonia）牡丹组（Paeonia section
Moutan DC.）的多年生木本植物，组内包括 9个野

生种和 1个包含千余个品种的栽培种[2]。目前，在

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保存或种植。芍药属在全世界

范围内包括34个种和 26个亚种，除牡丹组外，还包

括芍药组（Paeonia sect. Paeonia DC.，多年生草本，

从西班牙和非洲西北部向东，到中国和日本都有分

布，包括 22个种和 13个亚种）和北美芍药组（Paeo⁃

nia sect. Oneapia Lindley）（多年生草本，主要分布

在美洲和墨西哥，包括2个种）[2-4]。

中国牡丹观赏和栽培始于隋代，兴盛于唐代，

据《洛阳牡丹记》《天彭牡丹谱》和《亳州牡丹史》等

古籍记载，中国古代牡丹品种超过 260个[5]。自唐

代以来，观赏牡丹在历史上相继形成西安、洛阳、彭

城、亳州、菏泽等 5个著名的栽培中心。经过上千

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牡丹在不同地域形成了中原牡

丹品种群、西北牡丹品种群、江南牡丹品种群和西

南牡丹品种群等四大品种群，约 1400个品种[6]。日

本是最早引进中国牡丹的国家，育种家经过系统选

育，培育出了日本牡丹品种群，其突出特点是花色

鲜艳、重瓣性不高、花瓣质地厚、花朵直上。研究发

现，中国栽培牡丹的传统品种是由中原牡丹、紫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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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卵叶牡丹、凤丹和矮牡丹等 5个野生种经自

然杂交后选育而来[7]。

除了观赏价值，牡丹最早是作为药用植物记载

于公元 2世纪东汉时期的医药著作《神农本草经》，

具有凉血祛瘀的功效。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年版）》记载，含有牡丹皮的制剂有 84种，牡

丹皮是中国常用大宗中药材[8]。牡丹籽富含大量的

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α-亚麻酸[9]。2011年，原国

家卫生部批准牡丹籽油可以作为新资源食品。

201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关于

发布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称目录的通告》，将牡丹

籽油、牡丹花、牡丹根等列为可用化妆品目录。自

此，牡丹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近年来，全面牡丹

最高种植面积达到了 300万亩（1亩=667 m2）以上。

人们对野生牡丹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加强，野生牡丹

采集和研究力度逐步加大。野生牡丹籽粒脂肪酸

含量变化、野生牡丹种子和花瓣酚酸类物质含量与

抗氧化性活性、滇牡丹和大花黄牡丹遗传多样性、

牡丹组植物系统进化、滇牡丹和紫斑牡丹花色遗传

变异等问题逐步得到揭示[8-15]。但是由于人类对野

生牡丹植株、根皮和种子的大量采挖，野生牡丹原

生境的破坏和牡丹自身种子休眠等原因，造成了

88.9%的野生牡丹濒危。针对野生牡丹生存现状，

中国科学院院士洪德元等[2]2017年曾发表野生牡

丹的生存状况和保护的论文，呼吁有关部门高度重

视野生牡丹濒危的问题，尽快制定野生牡丹切实可

行的保护策略。因此，加强野生牡丹资源保护和繁

育，对于保护国家牡丹种业芯片和提高野生牡丹利

用效率等意义重大。

1 野生牡丹种质资源分类系统与

分布和保存现状

1.1 野生牡丹分类系统与系统进化

野生牡丹是牡丹遗传资源的宝库，其分类一直

是研究热点。根据野生牡丹花盘质地和形状的不

同将野生牡丹组分为革质花盘亚组和肉质花盘亚

组，前者主要分布于陕甘黄土高原、秦巴山地、川西

北高原，后者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云贵高原

地区[6]。目前学界普遍认可的李嘉珏和洪德元分类

方案均承认牡丹组含 9个野生种及 1个栽培种（图

1），但二者在具体种类的划分上有所区别（表1[2,6]）。

洪德元分类系统中肉质花盘亚组仅包括滇牡丹（P.
delavayi）和大花黄牡丹（P.ludlowii），而李嘉珏分类

系统中包括紫牡丹（P.delavayi）、黄牡丹（P.lutea）、

狭叶牡丹（P.potavinii）和大花黄牡丹[2,6]。叶绿体

DNA分子标记和核微卫星（naclear microsatellite，
nSSR）等技术尚不能区分滇牡丹和大花黄牡丹的

遗传界限[10]。因此，肉质花盘亚组中的牡丹分类还

需要基因组学等技术进一步研究，最终揭示野生牡

丹各成员的地位。

野生牡丹遗传多样性及系统演化研究对芍药

属植物的起源演化探索、资源收集与保护、品种选

育与产业开发至关重要。目前，利用乙醇脱氢酶基

因（alcohol dehydrogenase genes）、甘油-3-磷酸乙

酰转移酶基因（glycerol-3-phosphate acyltransfer⁃
ase）等基因构建系统进化树，叶绿体和细胞核DNA
序列分析，序列相关扩增多态性，简单序列多态性

（simple sequence repeat，SSR），表达序列标签-简
单序列多态性（expressed sequence tag-simple se⁃
quence repeat，EST-SSR）等分子标记技术，细胞学

标记，生化标记等方法基本明晰了芍药属不同种之

间的亲缘关系[16-24]，也为上述野生牡丹分类提供了

理论支撑。

图1 部分野生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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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野生牡丹种质资源分布现状

为了提高野生牡丹资源保护力度，《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新版）》已将四川牡丹（P. decomposi⁃
ta）、滇牡丹、矮牡丹（P. jishanensis）、大花黄牡丹、

卵叶牡丹（P. qiui）、紫斑牡丹（P. rockii）和牡丹（P.
suffruticosa）等 7个野生种列为国家 II级保护植物。

厘清野生牡丹资源分布现状，对于资源科学保护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文献调研、实地考察和电话咨询等，本研

究详细整理了野生牡丹的分布区域和存在数量。

参与传统牡丹品种形成的中原牡丹可能分布在河

南嵩县，目前已经没有野生植株存在。野生凤丹

（P.ostii）仅有安徽巢湖银屏山悬崖上的 1株。卵叶

牡丹分布在湖北保康后坪镇、陕西旬阳白柳镇、湖

北神农架山屯岩、河南西峡县等，仅存 5个居群，个

体数量不超过 600株。四川牡丹主要分布在四川

大渡河流域的马尔康、金川、丹巴和康定，何兴金等

对四川牡丹 8个居群调查发现，其原生境的个体数

量已不足 500株。野生紫斑牡丹主要分布在湖北

西部、河南西部、陕西秦岭，北至志丹、甘肃东南部、

四川北部，分布点 30个以上，但个体数量不足 1000
株。圆裂牡丹主要分布在四川岷江流域的黑水、松

潘、茂县、汶川、理县等，共 10个居群，总数约 190

株。大花黄牡丹主要分布在西藏米林、隆子等，尚

存 6个居群。矮牡丹主要分布在山西稷山和永济、

河南济源、陕西华阴和铜川等地。虽然矮牡丹居群

很少，但是居群内的个体还较多，且具有无性繁殖

能力。

滇牡丹分布范围较大，包括云南的中部和西北

部、四川西部及西藏东南部，如澄江梁王山、大力海

东乡、丽江玉龙雪山、丽江干海子、香格里拉县、德

钦县、四川木里、四川雅江和四川盐源等。同时，滇

牡丹可在多种生境中出现，特别是在灌丛和疏林中

常见，但在相当茂密的云南松等林中及云杉原始森

林中也能见到，尚不属于濒危物种。滇牡丹生态幅

相当宽，可能由于其纺锤状加粗的根既能储水又能

储存营养而致。

综上，由于野生牡丹生长周期长、居群数目较

小且遗传多样性水平低和种子结实率低、种子休眠

等自身因素，以及人为大面积破坏自然植被、滥采

乱挖野生牡丹资源等外界因素，导致野生牡丹植物

数量的急剧减少。洪德元等[2]认为中原牡丹已经灭

绝，野生凤丹处在极危等级，紫斑牡丹、卵叶牡丹、

四川牡丹和圆裂牡丹处于濒危状态；大花黄牡丹和

矮牡丹应属于易危等级。因此，加强野生牡丹保护

与繁育对于保护牡丹种业“芯片”刻不容缓。

表1 李嘉珏和洪德元的牡丹组分类方案[2,6]

分类方案

革质花盘亚组

肉质花盘亚组

李嘉珏

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ews（栽培种）

—

矮牡丹P. jishanensis

卵叶牡丹P. qiui

杨山牡丹P. ostii

紫斑牡丹P. rockii

紫斑牡丹模式亚种P. rockii subsp.rockii

太白山紫斑牡丹P. rockii subsp. atava

四川牡丹P. decomposita

四川牡丹模式亚种P. decomposita subsp. decomposita

四川牡丹圆裂亚种P. decomposita subsp. rotundiloba

紫牡丹P. delavayi

黄牡丹P. lutea

狭叶牡丹P. potaninii

大花黄牡丹P. ludlowii

洪德元

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ews（栽培种）

中原牡丹P. cathayana

矮牡丹P. jishanensis

卵叶牡丹P. qiui

凤丹P. ostii

紫斑牡丹P. rockii

紫斑牡丹模式亚种P. rockii subsp. rockii

太白山紫斑牡丹P. rockii subsp. atava

四川牡丹P. decomposita

—

圆裂牡丹P. rotundiloba

滇牡丹P. delavayi

—

—

大花黄牡丹P. ludlo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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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野生牡丹种质资源保护现状

常用的资源保存一般包括原生境保护（可建立

自然保护区）和迁地保护等 2种方式，迁地保护可

采用建立牡丹基因库、专类园、种质资源圃等方式，

主要依靠政府部门、企业、高校和研究单位等参与。

目前，对滇牡丹、大花黄牡丹等野生牡丹的保护基

本已经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和迁地保护。

中国洛阳国家牡丹基因库是国内收集牡丹种

类较全的国家级的牡丹基因库，占地面积 1200亩，

库内保存了部分野生牡丹种质资源及 1350个国内

外牡丹品种。牡丹专类园也是保存牡丹资源的重

要方式，从大西北的乌鲁木齐到东北的黑龙江都建

有牡丹专类园。国家植物园较好地保存了大多数

野生牡丹资源和国内外牡丹核心品种。

科研单位建立牡丹种质资源圃也是保存野生

牡丹种质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

蔬菜花卉研究所牡丹课题组通过对野生牡丹繁育

技术研究，建成了世界野生牡丹数量最多、观赏和

专用性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基因库，涵盖全部野生

种、80%的中国栽培品种和 60%的国际栽培品种，

活体植株 10万株，有效解决了野生牡丹濒危的难

题（图 2）。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站总工何丽霞带

领团队依托兰州地理优势，建立兰州市紫斑牡丹国

家林木种质资源库。资源圃共收集中原、西北、江

南、西南及国外牡丹品种群的主要品种 105个，野

生牡丹原种 9个，共计 29个居群，及团队培育的纯

黄色、橙色等牡丹新品种 150多个。北京林业大学

成仿云率领团队在北京延庆大榆树镇阜高营村建

设了占地 500亩的国色牡丹园，拥有 200多个紫斑

牡丹品种、紫斑牡丹和野生牡丹等野生种及引进澳

大利亚高代杂种等。另外，西北地区张延龙团队和

中原地区候小改团队也分别建立牡丹种质资源圃，

有效保存了大部分牡丹品种和野生种。后续，可将

牡丹种质资源圃的产学研三者融合，提升资源圃的

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2 野生牡丹种质资源的创新利用

野生牡丹资源在牡丹花色育种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最早由欧美人利用。1897年法国育种专家

Henry利用黄牡丹与革质花盘亚组的普通牡丹（P.
‘Villede Saint-Denis’）杂交成功，育成黄色系牡丹

‘金阁’；Lemoine利用类似杂交，育成了‘金晃’‘金

阳’和‘金帝’等黄色系品种，形成了欧洲牡丹品种

群，约有牡丹品种 110个左右。20世纪三四十年

代，美国 Saunders等育种家在吸收中国、日本和欧

洲牡丹品种优点基础上，利用黄牡丹、紫牡丹与日

本牡丹品种杂交，培育出了‘金色年华’（Age of
Gold）‘正午’（High Noon）、‘黑海盗’（Black Priate）
和‘中国龙’（Chinese Dragon）等品种，形成了美国

牡丹品种群，这些品种仍然是当今的流行品种。

国内牡丹育种也从 20世纪末开始，利用滇牡

丹开展了相关育种工作，先后育成了一批黄色、橙

色和复色系牡丹新品种（图 3），实现橙色、黄色、复

色牡丹育种的新突破。后续，野生牡丹仍然是新优

牡丹花色、株型和抗性育种的重要材料。株型育种

上，可利用野生矮牡丹、卵叶牡丹植株较矮小，培育

矮小的盆栽牡丹；利用紫斑牡丹植株高大、花枝长、

抗性强等特性，培育抗性强的切花牡丹和树牡丹。

目前，利用紫斑牡丹特点，优质紫斑牡丹切花品种

‘京玉红’‘粉面桃腮’‘京粉岚’及‘京冠辉红’等已

成功育成。
图2 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种质资源圃保存的野生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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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野生牡丹籽粒脂肪酸组分和质量分

数、酚类化合物组成和含量等都被详细研究。研究

发现，野生牡丹中存在 14种脂肪酸（表 2[9]），革质花

盘亚组的矮牡丹、凤丹、紫斑牡丹栽培种（cultivat⁃
ed P. rockii ssp. rockii）、紫斑牡丹模式亚种（P.

rockii ssp. rockii）、太白山紫斑牡丹（P. rockii ssp.
atava）、四川牡丹和圆裂牡丹（P. rotundiloba）中的

α-亚麻酸是籽油中的主要成分，其中四川牡丹和

紫斑牡丹 α-亚麻酸含量最高，肉质花盘亚组中滇

牡丹和大花黄牡丹的油酸含量较高[9]。

通过比较 8种野生牡丹和“凤丹”牡丹中的脂

肪酸和酚酸等物质的含量发现，矮牡丹 α-亚麻酸

含量最高，可达 51.96%，卵叶牡丹白藜芦醇含量最

高，达到 2.12 mg/g，滇牡丹中酚酸类物质含量最高

的是β-gentiobiosylpaeoniflorin，达到 26.23 mg/g，而
“凤丹”中的中芍药苷含量最高，为 23.66 mg/g[25]。
此外，“凤丹”牡丹籽粒中还含有丰富的儿茶素、没

食子酸等酚酸类物质；花瓣中含有丰富的黄酮苷等

物质，可以用于天然抗氧化剂相关产品的研

发[12-13]。相关研究为野生牡丹在油用牡丹育种和

相关产品研发等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未来，野

生牡丹作为木本油料作物对保障国家食用油安全

也十分重要。

图3 国内育种专家利用滇牡丹培育出的

优异牡丹品种

表2 不同野生牡丹籽粒中脂肪酸组分分析

脂肪酸组成

脂肪酸

质量分数

/（mg·g-1）

总脂肪酸质量分数/（mg·g-1）

总脂肪酸百分含量/%

饱和脂肪酸质量分数/（mg·g-1）

饱和脂肪酸/总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质量分数/（mg·g-1）

不饱和脂肪酸/总脂肪酸

ω6/ω3

棕榈酸（C16:0）

硬脂酸（C18:0）

油酸（C18:1Δ9）

亚油酸（C18:2Δ9,12）

α-亚麻酸（C18:3Δ9,12,15）

十四碳酸（C14:0）

十五烷酸（C15:0）

棕榈酸（C16:1Δ7）

棕榈油酸（C16:1Δ9）

十七碳酸（C17:0）

十七碳烯酸（C17:1Δ10）

十八碳烯酸（C18:1Δ11）

花生酸（C20:0）

二十碳烯酸（C20:1Δ11）

革质花盘亚组

矮牡丹

10.92 ± 0.43

3.53 ± 0.07

39.01 ± 3.22

40.30 ± 1.26

85.51 ± 1.53

0.23 ± 0.04

0.13 ± 0.02

0.16 ± 0.03

0.29 ± 0.01

0.30 ± 0.02

0.23 ± 0.01

1.10 ± 0.20

0.79 ± 0.01

0.47 ± 0.004

183.0

18.3

15.9

8.7

167.1

91.3

0.5

凤丹

14.55 ± 0.88

4.67 ± 0.39

41.59 ± 2.49

59.41 ± 1.51

83.43 ± 2.27

0.27 ± 0.03

0.09 ± 0.01

0.16 ± 0.01

0.30 ± 0.01

0.22 ± 0.00

0.14 ± 0.003

0.99 ± 0.01

0.82 ± 0.003

0.48 ± 0.01

207.1

20.7

20.5

10.0

186.6

90.0

0.7

紫斑牡丹栽培种

13.30 ± 1.1

4.65 ± 0.36

48.35 ± 4.45

35.61 ± 1.35

90.57 ± 2.47

0.14 ± 0.01

0.08 ± 0.01

0.12 ± 0.03

0.18 ± 0.02

0.28 ± 0.01

0.19 ± 0.006

0.73 ± 0.01

0.73 ± 0.01

0.41 ± 0.01

195.3

19.5

19.1

9.8

176.2

90.2

0.4

紫斑牡丹模式亚种

13.86 ± 0.38

4.54 ± 0.28

55.70 ± 2.87

39.42 ± 2.29

94.47 ± 4.76

0.14 ± 0.007

0.09 ± 0.01

0.09 ± 0.004

0.37 ± 0.003

0.49 ± 0.02

0.49 ± 0.01

1.16 ± 0.02

0.79 ± 0.02

0.30 ± 0.004

212.0

21.2

20.0

9.4

192.0

90.6

0.4

太白山紫斑牡丹

14.88 ± 1.18

9.56 ± 1.51

45.23 ± 2.88

34.01 ± 1.76

87.80 ± 2.04

0.29 ± 0.04

0.10 ± 0.01

0.13 ± 0.02

0.28 ± 0.01

0.27 ± 0.01

0.16 ± 0.01

0.39 ± 0.01

0.54 ± 0.01

0.31 ± 0.006

194.0

19.4

25.7

13.2

168.3

86.8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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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牡丹种质资源保护建议

牡丹为木本植物，现有资源保存以露地保存为

主，涉及土地、劳力和管理成本，其保存成本较高、

难度大。牡丹种植还存在连作障碍问题，一旦有植

株死亡，无法及时补种。如果利用换土补栽，则大

大增加养护成本，且补种种苗的成活率也不高。此

外，不同野生牡丹对环境的要求存在差异，无法实

现一个地点保存所有野生种，这进一步增加了保护

成本和难度。同时，牡丹组织培养技术尚未完全攻

克，无法实现濒危野生牡丹的快速扩繁。另外，有

部分野生牡丹已经灭绝，如何利用先进技术手段，

监测现存牡丹野生种也极为重要。针对上述难题，

提出以下4点保护建议。

3.1 加强野生牡丹保护力度，提高保护意识

人为因素导致的生境破坏与私自采挖是野生

牡丹面临濒危的一大原因，政府和科研机构应加强

宣传、示范，严禁私自采挖野生牡丹，加强野生牡丹

保护力度。野生牡丹可采用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封育保护、设立自然保护区、先繁育后开发等方式。

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相关单位也应遵

守相关规定，不应因实验需要破坏或采挖野生牡

丹，但可在不影响植株生长的情况下，通过采集成

熟种子和叶片等器官来繁育野生牡丹，利用繁育的

野生牡丹开展研究，鼓励繁育的野生牡丹返回原生

地驯化。因此，野生牡丹保护应采用保护加繁育两

种手段。未来，野生牡丹组织培养快繁和种子种苗

繁育是加速野生牡丹繁育的主要手段。

对于现存野生牡丹的生长情况，可借助无人机

遥感检测等先进的仪器和设备对野生牡丹的居群、

分布、资源数量进行系统调查分析和持续监测，查

明野生牡丹现状，研究其最适环境、居群动态、遗传

多样性、繁殖生物学特征，制定精准保护方案，做到

科学保护。

3.2 加强濒危机制研究，高效繁育野生牡丹

利用表型组、转录组、蛋白质组等多组学手段，

表2 不同野生牡丹籽粒中脂肪酸组分分析（种子干重/（mg·g-1））[9]（续）

脂肪酸组成

脂肪酸

质量分数

/（mg·g-1）

总脂肪酸质量分数/（mg·g-1）

总脂肪酸百分含量/%

饱和脂肪酸质量分数/（mg·g-1）

饱和脂肪酸/总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质量分数/（mg·g-1）

不饱和脂肪酸/总脂肪酸

ω6/ω3

棕榈酸（C16:0）

硬脂酸（C18:0）

油酸（C18:1Δ9）

亚油酸（C18:2Δ9,12）

α-亚麻酸（C18:3Δ9,12,15）

十四碳酸（C14:0）

十五烷酸（C15:0）

棕榈酸（C16:1Δ7）

棕榈油酸（C16:1Δ9）

十七碳酸（C17:0）

十七碳烯酸（C17:1Δ10）

十八碳烯酸（C18:1Δ11）

花生酸（C20:0）

二十碳烯酸（C20:1Δ11）

革质花盘亚组

四川牡丹

14.24 ± 1.35

4.40 ± 0.48

59.34 ± 1.87

34.49 ± 1.39

114.70 ± 1.18

0.10 ± 0.005

0.11 ± 0.01

0.16 ± 0.01

0.28 ± 0.02

0.33 ± 0.009

0.29 ± 0.005

1.08 ± 0.03

0.85 ± 0.01

0.46 ± 0.01

230.8

23.1

20.0

8.7

210.8

91.3

0.3

圆裂牡丹

11.23 ± 0.71

4.55 ± 0.23

46.90 ± 4.32

36.81 ± 1.57

97.54 ± 3.81

0.14 ± 0.01

0.06 ± 0.006

0.28 ± 0.01

0.16 ± 0.01

0.39 ± 0.01

0.26 ± 0.01

0.79 ± 0.02

0.34 ± 0.006

0.41 ± 0.02

200.2

20.0

16.7

8.4

183.5

91.6

0.4

肉质花盘亚组

滇牡丹

8.53 ± 0.92

1.96 ± 0.10

50.91 ± 1.26

11.03 ± 1.54

34.71 ± 4.45

0.09 ± 0.004

0.05 ± 0.004

0.10 ± 0.009

0.17 ± 0.01

0.21 ± 0.002

0.23 ± 0.008

0.71 ± 0.004

0.44 ± 0.002

0.34 ± 0.002

109.5

11.0

10.9

10.3

98.6

89.7

0.3

大花黄牡丹

16.15 ± 1.79

3.47 ± 0.52

62.58 ± 1.94

26.93 ± 2.84

40.71 ± 4.14

1.00 ± 0.007

0.05 ± 0.008

0.07 ± 0.01

0.20 ± 0.02

0.64 ± 0.01

0.43 ± 0.01

0.42 ± 0.01

0.37 ± 0.006

0.28 ± 0.006

152.6

15.3

20.8

13.6

131.8

86.4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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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野生牡丹繁殖生物学特征，解析野生牡丹

濒危原因与机制，恢复其合适的生境。加强种子休

眠与萌发的分子机制研究，提高种子萌发率，通过

种子种苗繁育，解决物种濒危问题。对于兼性营养

繁殖的矮牡丹和滇牡丹，应研究其传粉机制和营养

繁殖机制，快速扩繁分布狭窄且结实率低的野生牡

丹。通过高效繁育野生牡丹，解决其濒危的难题。

3.3 加强种质多元化保存技术研究，高效保护

野生牡丹

参照作物和蔬菜等资源保存手段，加强野生牡

丹组织培养快繁技术、种子、种苗及特异器官的超

低温保存技术，建立从露地整株保存、迁地保护到

超低温保存、试管苗离体保存等多元化保存技术，

降低保存成本。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迁地保护

是野生牡丹保存的重要手段，但应通过离体快繁或

种子扩繁等手段繁育野生牡丹，代替传统采挖建立

异地保存。建立各类资源DNA指纹图谱，完成资

源精准鉴定。通过保存DNA、RNA和花粉等，来保

存野生牡丹基因资源。同时，还可考虑通过资源交

换等多种方式将流失至国外的野生牡丹资源引回

国内，丰富野生牡丹的生物多样性和基因资源。

3.4 加快构建种质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提升野生

牡丹基础研究

积极搭建种质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中各单

位优势力量和地理位置繁育不同的野生牡丹，利用

繁育的野生牡丹，通过资源共享服务，共同开展野

生牡丹繁育、育种等方面的攻关，解析野生牡丹重

要生物学问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完成对原生

地的野生牡丹资源的保护，进一步提升野生牡丹基

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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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of wild tree peony germplasm resourc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ir conservation

AbstractAbstract Tree peonies are deciduous subshrubs in the Paeonia section of Moutan from the Paeoniaceae and include nine wild
species and one cultivated specie wit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cultivars. All of tree peony wild species are native to China, and
they are the important parental resources for excellent variety breeding of tree peony. In view of severely damaged and
endangered status of wild tree peony species, based on the reference of literatures, investigation of their original habitat,
telephone consulting, and team research findings about wild tree peony species, we summarized the classification, current
distribution regions and numbers of wild speci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genetic breeding of tree peony. In addition, we reviewed
the contribution of wild species on phylogenetic evolution of tree peon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oil and edible valu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colle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wild specie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wild species in our
team, we summarized the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of wild tree peony species and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onserving wild tree
peony spec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Keywords Paeonia; tree peony; wild species of tree peony; present state of tree peony resour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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